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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白
的
誕
生

後
來
，
我
一
生
中
的
每
天
都
是
戰
爭
。

我
出
生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最
緊
要
的
那
一
年
：
重
慶
隧
道
萬
人
窒
息
死
難
、
蘇
德
戰
爭

爆
發
、
日
軍
偷
襲
珍
珠
港
，
以
及
美
國
、
中
國
、
澳
大
利
亞
等
國
向
德
國
、
義
大
利
和
日
本
宣

戰
。
子
彈
和
長
程
轟
炸
機
爭
食
著
兩
條
腿
的
生
靈
。

我
到
人
間
的
時
辰
，
也
許
是
清
晨
，
也
許
是
正
午
，
也
許
是
深
夜
，
我
不
知
道
。
我
的
父

母
親
也
不
記
得
了
。

二
戰
硝
煙
未
散
，
繼
而
中
共
裹
挾
著
由
蘇
聯
、
蒙
古
、
朝
鮮
、
日
俘
組
成
的
國
際
共
產
聯

軍
發
動
了
侵
華
戰
爭
，
將
國
民
政
府
驅
逐
到
一
座
名
叫
福
爾
摩
沙
的
偏
遠
孤
島
。

緊
隨
其
後
，
中
共
討
伐
我
家
：
父
親
愛
國
，
堅
留
大
陸
，
只
因
是
國
民
政
府
鐵
道
運
輸
高

級
管
理
人
員
而
被
誣
罪
遭
到
管
制
和
拘
役
十
年
；
母
親
﹁
監
外
執
行
﹂
二
十
一
年
，
拉
扯
著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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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個
月
大
至
十
歲
的
五
個
兒
女
；
高
中
畢
業
的
我
想
探
尋
偷
渡
出
國
圓
求
學
夢
的
途
徑
時
，

被
以
﹁
叛
國
投
敵
罪
﹂
判
刑
十
三
年
，
還
連
累
父
親
被
判
刑
十
五
年
；
四
個
弟
弟
在
社
會
上
服

著
﹁
無
期
徒
刑
﹂
。

在
餓
斃
數
千
萬
人
的
大
饑
荒
和
血
海
浸
泡
的
無
產
階
級
文
化
大
革
命
運
動
中
，
父
親
和

我
，
依
靠
母
親
不
間
斷
地
送
食
物
到
監
獄
接
濟
而
得
以
生
還
。
四
個
弟
弟
在
無
數
人
的
冷
眼
中

度
日
。
母
親
為
撐
起
坍
塌
的
家
，
傾
盡
了
光
和
熱
，
後
來
力
盡
而
死
。

父
親
釋
放
回
家
，
等
待
他
二
十
一
年
的
母
親
已
於
兩
年
前
病
逝
。
身
心
受
創
的
父
親
，

誓
言
要
將
亡
妻
放
心
不
下
的
兒
女
們
拯
救
到
民
主
之
國
，
過
一
下
真
正
的
人
的
生
活
。
他
在

七
十
二
歲
時
非
法
滯
留
美
國
打
工
，
將
我
搬
運
到
了
澳
大
利
亞
。

從
此
，
我
和
父
親―
―

一
對
心
懷
歉
疚
的
﹁
家
庭
罪
人
﹂
，
開
始
攜
手
搬
運
四
個
弟
弟
以

及
其
兒
女
們
逃
亡
的
漫
長
戰
爭
：
在
世
界
地
圖
上
，
每
條
進
出
中
國
的
通
道
都
已
被
我
的
雙
眼

看
得
痛
不
欲
生
。
全
家
人
在
亞
洲
、
大
洋
洲
、
北
美
洲
之
間
原
地
疾
走
，
直
到
再
也
無
人
看
見

過
他
們
的
身
影
。

父
親
和
我
，
把
頭
顱
擲
向
天
空
，
踩
著
反
彈
下
來
的
迴
聲
晝
夜
奔
襲
。
父
親
疾
走
了

二
十
三
年
，
戰
死
。
我
疾
走
了
三
十
四
年
，
即
將
戰
死
。
這
是
一
場
永
不
可
能
凱
旋
的
戰
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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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母
親
的
墳
墓
裡
，
在
父
親
的
灰
燼
裡
，
在
弟
弟
們
的
悶
吼
裡
，
在
我
的
骨
頭
裡
，
時
有

哭
聲
傳
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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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
母
親
的
﹁
奇
緣
﹂

我
的
齊
氏
先
祖
，
在
明
末
清
初
朝
代
更
替
時
，
集
體
從
福
建
逃
到
海
南
島
文
昌
縣
第
田

村
。
先
祖
們
人
丁
興
旺
，
數
代
為
官
。
到
我
父
親
這
代
時
，
只
剩
下
三
口
之
家
。

父
親
齊
尊
周
是
家
中
獨
苗
。
在
上
海
讀
書
的
他
，
體
格
羸
弱
，
靠
長
年
晨
跑
並
洗
冷
水
澡

鍛
鍊
身
體
。
高
中
畢
業
後
，
他
在
杭
江
鐵
路
局
做
練
習
生
。
他
按
順
序
給
人
生
作
出
了
一
個
規

劃
：
事
業
，
身
體
，
讀
書
，
家
庭
；
並
訂
下
立
身
處
世
的
原
則
︰
﹁
人
生
是
給
予
，
而
不
是
索

取
。
﹂父

親
勤
奮
工
作
，
深
受
副
局
長
謝
文
龍
賞
識
。
當
交
通
部
提
拔
謝
擔
任
津
浦
鐵
路
運
輸
處

長
時
，
父
親
跟
隨
他
，
去
做
了
一
名
列
車
巡
檢
員
。
二
十
歲
的
父
親
，
在
第
一
本
日
記
的
扉
頁

上
寫
道
：
﹁
他
︵
謝
文
龍
︶
正
是
我
想
追
隨
並
士
為
知
己
者
死
的
長
者
。
﹂

後
來
，
父
母
親
雙
亡
的
父
親
拜
謝
為
義
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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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時
，
一
個
名
叫
張
則
權
的
女
孩
出
現
了
。
她
即
我
的
母
親
。
出
生
在
上
海
市
松
江
縣
的

母
親
，
是
家
中
獨
女
。
她
二
十
歲
從
體
育
專
科
學
校
畢
業
後
，
在
一
所
小
學
做
體
育
教
員
。
女

大
當
嫁
。
她
因
為
不
願
意
嫁
給
一
個
有
錢
人
的
兒
子
，
就
乘
船
逃
離
上
海
，
隨
船
囤
居
漢
口
。

此
時
，
上
海
已
被
日
軍
占
領
。
漢
口
與
上
海
間
水
、
陸
路
均
被
切
斷
，
只
有
取
道
廣
州
經
香
港

搭
海
輪
回
滬
。
一
個
女
孩
在
兵
荒
馬
亂
的
年
月
裡
獨
行
是
危
險
的
。

父
親
受
託
護
送
母
親
往
廣
州
和
香
港
。
母
親
對
父
親
一
見
鍾
情
，
父
親
也
動
了
心
。

一
九
三
九
年
十
月
七
日
，
他
們
在
昆
明
舉
行
了
婚
禮
。
父
親
後
稱
這
是
一
段
上
天
恩
賜
的
﹁
奇

緣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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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死
亡
拔
河

中
國
大
半
河
山
被
日
軍
占
領
。
重
要
的
鐵
路
也
已
淪
陷
。
一
九
四
一
年
一
月
六
日
，
我
在

逃
難
地―

―

廣
東
韶
關
出
生
。
父
親
終
日
忙
碌
，
母
親
神
魂
不
安
，
忘
記
了
我
來
臨
世
界
的
時

刻
。

當
我
八
個
月
時
，
父
親
帶
著
我
繼
續
逃
難
。
我
快
兩
歲
時
，
伴
隨
父
親
工
作
的
變
動
，
全

家
遷
到
貴
陽
。

父
親
工
作
七
年
後
，
晉
升
為
津
浦
路
列
車
長
，
後
擔
任
交
通
部
材
料
轉
運
處
專
員
。
工
作

時
時
變
動
，
戰
爭
的
需
要
高
於
一
切
。
為
軍
隊
運
輸
武
器
、
彈
藥
、
汽
油
等
軍
用
物
資
成
為
常

態
。

父
親
多
次
與
死
亡
拔
河
：
鐵
軌
被
漢
奸
破
壞
，
機
車
翻
倒
，
兩
人
死
亡
，
父
親
只
受
了
點

輕
傷
；
二
十
六
架
轟
炸
機
同
時
轟
炸
，
並
用
機
槍
掃
射
，
父
親
僥
倖
不
死
。
看
到
一
個
背
著
孩

子
的
女
人
，
沿
著
鐵
軌
不
要
命
地
飛
奔
，
孩
子
的
頭
已
被
彈
片
削
掉
，
她
卻
一
無
所
知
；
帶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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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
機
車
前
往
雲
南
保
山
，
轉
運
從
國
外
運
入
的
交
通
電
器
材
料
等
物
資
。
父
親
看
到
的
不
僅
是

一
座
空
城
，
而
且
是
一
座
死
城
。
他
後
來
寫
道
：
﹁
被
炸
死
的
男
女
老
小
屍
橫
遍
野
。
由
於
豬

狗
沒
有
人
飼
餵
，
便
拖
著
人
腿
來
充
饑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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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
美
深
造

一
九
四
四
年
五
月
十
九
日
清
晨
，
我
高
舉
著
親
自
採
摘
的
一
束
喇
叭
花
，
慶
祝
我
家
新
成

員
的
來
臨
：
我
的
弟
弟
興
國
出
生
了
。
我
每
天
都
在
盼
弟
弟
快
些
長
大
，
一
同
去
花
園
裡
摘
大

紅
桃
。一
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，
德
、
日
、
意
軸
心
國
敗
局
已
定
。
美
國
為
幫
助
中
國
培
養
一
批
戰
後

重
建
人
才
，
從
︽
租
借
法
案
︾
︵Lend-Lease Program

︶
中
撥
出
專
款
，
從
各
部
門
通
過
考
試

選
拔
所
需
人
才
五
百
名
，
派
赴
美
國
實
習
。
交
通
部
有
一
百
二
十
個
名
額
，
鐵
道
運
輸
系
統
分

到
二
十
六
人
。
父
親
赴
美
實
習
的
夢
想
實
現
了
。

父
親
分
配
在
東
海
岸Seaboard A

irline R
ailroad

。
該
鐵
路
線
貫
穿
美
國
六
個
州
，
長

達
萬
餘
公
里
，
共
有
六
人
在
此
實
習
。
因
為
父
親
成
績
優
異
，
經
鐵
路
公
司
負
責
人
推

薦
，
父
親
加
入
了
︽
美
國
鐵
路
高
級
管
理
人
員
協
會
︾
︵A

m
erican A

ssociation of R
ailroad 

Superintendents

︶
成
為
會
員
。
這
是
美
國
鐵
路
管
理
方
面
最
負
盛
譽
的
組
織
、
已
超
過
百
年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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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的
國
際
性
學
術
團
體
，
會
員
資
格
限
定
於
某
一
級
別
以
上
的
領
導
人
。
除
了
父
親
，
中
國
還

有
一
位
會
員
。

一
年
實
習
期
滿
。
回
國
之
前
，
父
親
向
該
公
司
運
輸
部
總
處
長
辭
行
，
握
手
話
別
時
，
總

處
長
對
他
說
︰
﹁
你
回
國
後
，
將
來
一
定
會
當
部
長
。
﹂

那
位
總
處
長
說
對
了
，
交
通
部
長
是
父
親
進
取
的
目
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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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命
的
頂
點

二
戰
結
束
後
，
我
的
全
家
遷
到
上
海
。

我
在
一
九
四
六
年
春
天
背
著
書
包
上
學
堂
。

此
時
，
父
親
在
等
待
交
通
部
分
配
工
作
。
父
親
選
下
鐵
路
運
輸
作
為
終
生
事
業
。
在
參
加

考
選
出
國
填
表
時
，
表
上
三
個
志
願
，
他
一
無
例
外
都
填
鐵
道
運
輸
。
但
世
事
非
父
親
所
能
左

右
。
他
被
派
到
首
都
南
京
市
公
共
汽
車
管
理
處
任
處
長
，
後
任
南
京
市
鐵
路
管
理
處
長
。
父
親

回
國
的
第
二
年
秋
天
，
我
的
二
弟
安
邦
出
生
了
。

一
九
四
七
年
冬
，
任
廣
東
建
設
廳
廳
長
的
謝
文
龍
公
公
來
信
告
知
父
親
，
宋
子
文
繼
任
廣

東
省
主
席
，
要
他
兼
任
廣
東
省
實
業
公
司
董
事
長
。
謝
希
望
父
親
出
任
該
實
業
公
司
顧
問
兼
順

德
糖
廠
廠
長
。
順
德
糖
廠
是
除
臺
灣
以
外
國
內
最
大
的
糖
廠
，
全
部
是
德
國
進
口
的
自
動
化
設

備
，
是
廣
東
省
實
業
公
司
屬
下
首
屈
一
指
的
企
業
，
也
是
省
政
府
不
可
多
得
的
堅
實
的
經
濟
後

盾
，
每
屆
省
主
席
都
任
命
自
己
最
信
得
過
的
人
主
持
。
於
是
，
父
親
前
往
市
府
向
祕
書
陳
述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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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，
請
他
們
準
備
適
當
人
選
接
替
，
但
得
到
的
答
覆
是
不
同
意
。
不
久
，
謝
來
電
囑
父
親
立
即

赴
粵
就
任
。
父
親
正
式
遞
交
辭
呈
，
沈
怡
市
長
批
示
﹁
倚
畀
正
殷
，
不
准
所
請
﹂
。
父
親
第
三

次
再
見
沈
市
長
，
結
果
還
是
不
讓
走
。

一
九
四
八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上
午
十
時
，
父
親
作
為
首
都
各
部
、
處
的
局
長
、
處
長
之
一
，

前
往
國
民
大
會
堂
參
加
蔣
中
正
第
一
屆
總
統
的
就
職
盛
典
。
隨
後
，
他
以
南
京
市
處
長
的
身

分
，
去
總
統
府
禮
堂
參
加
只
有
二
百
人
出
席
的
、
與
總
統
相
對
三
鞠
躬
的
覲
賀
儀
式
。
躬
臨
盛

會
的
，
都
是
黨
國
要
人
一
時
之
俊
。

父
親
沒
想
到
這
已
是
他
生
命
的
頂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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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路
運
輸
是
我
的
事
業

一
九
四
八
年
十
一
月
，
國
民
政
府
搖
搖
欲
墜
。

南
京
作
戰
時
部
署
，
父
親
於
兩
個
月
後
卸
任
。
全
家
搬
回
上
海
。
南
京
出
生
的
三
弟
治

平
，
剛
滿
四
個
月
。
離
開
南
京
前
，
父
親
函
告
謝
文
龍
公
公
。
謝
立
即
寄
來
路
費
，
叫
父
親
仍

去
實
業
公
司
任
顧
問
，
兼
順
德
糖
廠
廠
長
之
職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初
，
國
民
政
府
朝
不
保
夕
。
京
滬
一
帶
的
各
色
人
等
，
紛
紛
逃
往
香
港
、
臺

灣
或
者
更
遠
的
地
方
逃
避
赤
禍
。
父
親
已
託
人
代
訂
船
位
，
全
家
正
等
候
南
下
。

此
時
，
父
親
收
到
一
封
信
，
內
稱
成
渝
鐵
路
要
通
一
段
車
，
籌
備
成
立
運
輸
處
。
鄧
益
光

局
長
邀
請
父
親
去
任
該
處
處
長
。
父
親
立
即
覆
信
，
說
明
謝
邀
他
在
先
，
不
能
爽
約
。
鄧
第
二

封
來
信
，
要
父
親
等
在
上
海
，
他
馬
上
來
滬
面
談
，
謝
處
由
他
與
之
商
榷
。
未
幾
，
謝
來
信
，

為
了
讓
父
親
學
以
致
用
發
揮
專
長
，
同
意
他
去
成
渝
鐵
路
。
鄧
怕
夜
長
夢
多
，
來
到
上
海
，
親

自
去
航
空
公
司
找
董
事
長
，
逼
其
設
法
弄
到
六
人
機
票
。
鄧
還
給
了
父
親
若
干
安
家
費
後
，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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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飛
赴
重
慶
。

母
親
從
交
通
便
利
和
環
境
安
全
方
面
考
量
，
認
為
還
是
去
廣
州
好
。
父
親
請
求
母
親
聽
他

安
排
：
﹁
鐵
路
運
輸
是
我
的
本
行
，
是
我
的
事
業
。
﹂

於
是
，
全
家
人
乘
機
離
滬
。
到
四
川
邊
境
時
，
由
於
飛
機
飛
得
太
高
，
懷
孕
的
母
親
和
四

個
月
大
的
三
弟
，
被
送
進
醫
務
室
輸
氧
。
從
不
生
病
的
父
親
，
在
飛
機
飛
過
江
西
上
空
時
，
突

然
發
冷
逐
步
加
劇
，
繼
而
發
燒
打
抖
難
以
支
持
。
到
重
慶
上
空
，
濃
霧
鎖
城
無
法
降
落
，
只
得

飛
到
成
都
打
個
彎
，
才
又
折
回
來
。
等
候
在
機
場
的
小
車
，
不
是
把
我
們
送
去
寓
所
，
而
是
直

接
把
父
親
送
進
了
醫
院
。
惡
性
瘧
疾
，
住
院
、
轉
院
、
療
養
。
這
是
一
種
災
難
的
預
示
。

成
渝
鐵
路
由
法
國
銀
團
投
資
修
建
。
由
於
國
共
戰
爭
原
因
，
時
建
時
停
。
父
親
到
重
慶

時
，
戰
局
已
急
轉
直
下
。
共
軍
截
斷
了
漢
口
水
路
，
機
車
無
法
運
達
。

父
親
無
所
施
展
，
當
一
名
空
頭
掛
名
處
長
。

總
務
處
長
簡
玄
素
問
鄧
益
光
：
﹁
通
車
尚
無
把
握
，
為
何
因
人
設
事
，
急
於
弄
齊
尊
周
來

渝
。
﹂鄧

益
光
答
：
﹁
他
如
果
去
了
別
處
，
我
就
要
不
過
來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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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到
重
慶
後
，
由
於
法
幣
一
日
數
貶
，
養
家
成
了
困
難
。

父
親
只
能
變
賣
母
親
的
首
飾
過
活
，
甚
至
連
祖
母
留
給
他
、
保
存
了
二
十
多
年
的
唯
一
紀

念
品―

―
一
只
小
金
戒
指
也
被
迫
變
賣
。
父
親
說
︰
﹁
娘
呀
娘
，
不
孝
之
子
到
如
此
程
度
，
我

對
妳
不
起
矣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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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是
無
懈
可
擊
的

一
九
四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南
京
陷
入
中
共
之
手
。
五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上
海
陷
落
。
十

月
十
九
日
，
四
弟
大
同
來
到
人
世
。
他
是
家
裡
最
小
的
孩
子
。

決
定
命
運
的
時
刻
來
了
。

十
月
中
旬
一
個
晚
上
，
鄧
益
光
與
父
親
祕
談
。
鄧
對
父
親
說
︰
﹁
是
我
逼
你
到
重
慶
來

的
。
現
在
局
勢
危
急
，
我
不
能
留
下
來
，
立
即
要
走
。
你
走
不
走
？
﹂

父
親
回
答
：
﹁
我
兩
袖
清
風
，
一
家
七
口
，
生
活
怎
麼
辦
？
﹂

鄧
答
：
﹁
你
不
必
擔
心
，
你
的
家
我
負
全
責
。
我
們
到
香
港
做
生
意
，
成
渝
鐵
路
的
資
金

全
在
我
手
上
。
﹂

父
親
認
為
，
自
己
學
有
專
長
，
共
產
黨
建
立
政
權
，
也
需
要
技
術
人
才
。
他
決
定
留
下

來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他
還
拒
絕
了
去
臺
灣
擔
任
交
通
部
路
政
司
代
理
司
長
的
邀
請
，
以
及
去
柬
埔

寨
做
生
意
的
機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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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
親
從
新
聞
報
紙
上
看
到
過
關
於
中
共
殘
暴
無
情
的
文
字
，
但
他
認
為
那
是
國
民
政
府
對

中
共
的
宣
傳
戰
。
即
使
新
政
權
真
的
可
怕
，
也
不
會
落
到
他
的
頭
上
來
，
﹁
因
為
我
是
無
懈
可

擊
的
﹂
。

父
親
報
國
的
赤
誠
之
心
，
體
現
在
孩
子
們
的
身
上
。
四
個
兒
子
名
字
為
：
興
國
、
安
邦
、

治
平
、
大
同
。
五
個
孩
子
小
名
為
：
貞
、
忠
、
仁
、
信
、
和
。

三
十
年
後
，
滿
身
創
痛
的
父
親
，
堅
信
自
己
愛
國
無
罪
。
他
說
，
如
果
時
間
可
以
倒
流
，

他
﹁
仍
然
會
作
出
堅
留
大
陸
的
決
定
﹂
。
但
他
繼
之
哽
咽
著
說
：
﹁
當
時
我
才
三
十
七
歲
，
我

想
留
在
大
陸
為
國
家
和
人
民
多
做
些
有
益
的
事
啊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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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
著
毛
澤
東
走

我
家
起
初
住
在
李
子
壩
一
座
小
洋
樓
裡
，
房
間
寬
敞
又
漂
亮
。

不
久
，
搬
到
兩
路
口
國
際
新
村
一
號
鐵
路
局
宿
舍
。
宿
舍
是
兩
層
樓
，
共
四
十
個
房
間
，

每
間
十
五
平
方
米
，
住
一
家
人
。
家
門
對
家
門
，
中
間
狹
窄
黝
黑
的
過
道
貫
通
首
尾
。
這
幢
巨

大
的
火
柴
匣
式
的
樓
房
，
坐
落
在
浮
圖
關
餘
脈
的
山
丘
頂
上
。
街
道
在
半
山
腳
，
需
從
家
門
口

下
一
百
多
級
石
梯
。
我
們
七
口
住
樓
下
外
側
倒
數
第
二
間
，
四
家
人
共
用
的
廚
房
在
後
院
天

井
，
一
個
竹
篾
蓆
搭
成
的
簡
棚
。
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重
慶
陷
落
。
共
軍
進
入
重
慶―

―

西
南
最
大
的
政
治
、
軍
事
、
經
濟
和

文
化
中
心
。
全
民
慶
祝
新
生
活
的
來
臨
。

父
親
回
到
家
裡
，
要
母
親
同
他
跳
舞
。
母
親
忍
不
住
笑
︰
﹁
你
瘋
了
？
這
裡
怎
麼
跳
。
我

正
在
做
飯
。
﹂

父
親
把
飯
桌
推
到
邊
上
，
抱
起
一
把
木
椅
同
它
跳
起
來
。
進
進
退
退
，
轉
一
個
圓
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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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轉
一
個
，
好
像
真
的
在
同
母
親
跳
舞
。
他
噘
起
歌
唱
家
才
有
的
口
形
，
用
他
並
不
很
準
的
嗓

音
高
歌
︰
﹁
走
，
跟
著
毛
澤
東
走
。
走
，
跟
著
毛
澤
東
走
。
我
們
要
的
是
民
族
的
獨
立
，
決
不

跟
美
帝
做
洋
奴
。
我
們
要
的
是
生
存
和
自
由
，
決
不
把
生
命
當
糞
土
。
走
，
跟
著
毛
澤
東
走
。

走
，
跟
著
毛
澤
東
走
。
五
萬
萬
個
人
，
十
萬
萬
隻
手
。
高
高
舉
起
鋼
鐵
般
的
拳
頭
，
打
倒
賣
國

賊
，
打
倒
吃
人
的
野
獸
。
還
我
們
的
血
，
還
我
們
的
肉
，
二
十
多
年
血
海
深
仇
，
再
不
能
保

留
，
再
不
能
保
留
。
走
走
走
，
跟
著
毛
澤
東
走
，
消
滅
反
動
派
建
立
新
中
國
。
獨
立
民
主
自
由

幸
福
的
前
程
，
就
在
我
們
的
前
頭
。
﹂

五
個
孩
子
被
眼
前
的
父
親
深
深
吸
引
，
拍
手
歡
呼
，
扭
屁
股
伸
膀
子
，
亂
蹦
亂
跳
湊
熱

鬧
。
父
親
不
理
我
們
，
他
一
本
正
經
，
目
不
斜
視
，
非
常
投
入
，
完
完
全
全
地
沉
醉
其
中
。

父
親
慶
幸
自
己
作
出
了
堅
留
大
陸
的
正
確
抉
擇
。
他
和
母
親
以
及
五
個
在
不
同
地
方―

―

韶
關
、
貴
陽
、
上
海
、
南
京
、
重
慶
出
生
的
孩
子
們
，
終
於
尋
到
了
安
定
的
光
明
的
環
境
。
只

要
﹁
跟
著
毛
澤
東
走
﹂
，
他
就
能
竭
盡
全
力
為
新
中
國
奉
獻
終
身
了
。

父
親
說
，
他
﹁
出
頭
﹂
的
日
子
到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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脫
胎
換
骨

然
而
，
好
日
子
卻
到
頭
了
。

重
慶
鐵
路
局
升
格
為
西
南
鐵
路
局
。
父
親
的
職
務
從
處
長
變
為
科
長
，
並
沒
降
級
。
但
生

活
水
準
驟
然
下
降
，
黑
麵
粉
、
糙
米
、
牙
膏
、
肥
皂
、
草
紙
等
生
活
物
資
按
人
口
計
領
。

中
共
奪
權
後
不
久
，
鐵
路
局
代
表
劉
軍
召
開
上
千
人
的
全
體
職
員
大
會
，
當
他
講
到
﹁
國

民
黨
的
官
吏
沒
有
一
個
不
貪
污
的
﹂
時
，
父
親
立
即
從
座
位
上
站
起
來
，
大
聲
反
駁
道
：
﹁
劉

軍
代
表
，
你
講
的
不
是
事
實
！
﹂
他
指
著
自
己
的
鼻
子
：
﹁
我
齊
尊
周
就
一
分
錢
也
沒
有
貪
污

過
！
﹂但

毛
主
席
可
不
像
父
親
這
般
認
為
，
在
他
眼
裡
，
所
有
為
舊
政
權
服
務
過
的
人
都
是
敲
骨

吸
髓
的
害
人
蟲
。
毛
要
為
自
己
的
新
政
權
打
掃
﹁
政
治
衛
生
﹂
。
於
是
，
他
發
動
了
建
政
後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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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場
血
腥
運
動
：
鎮
壓
反
革
命
運
動

1
。
很
快
，
鐵
路
局
由
軍
代
表
接
管
，
並
成
立
了
一
個
學

習
班
，
把
原
國
民
政
府
工
作
人
員
調
去
，
美
其
名
曰
﹁
學
習
﹂
，
其
實
是
徹
底
交
待
歷
史
。
父

親
也
去
了
，
他
不
僅
不
反
感
，
反
而
很
高
興
，
認
為
﹁
知
人
不
易
﹂
，
通
過
自
己
徹
底
的
毫
無

保
留
的
交
待
，
讓
鐵
路
局
完
全
瞭
解
自
己
，
這
是
好
事
。

父
親
的
苦
日
子
開
始
了
。
一
九
五
零
年
三
月
十
一
日
，
西
南
人
民
革
命
大
學
成
立
。
這
是

為
國
家
建
設
服
務
而
培
養
人
才
的
黨
校
性
質
學
校
。
各
單
位
、
機
構
送
去
許
多
留
用
的
原
國
民

政
府
工
作
人
員
。
父
親
要
求
去
學
習
，
鐵
路
局
拒
絕
保
送
他
。
但
父
親
自
己
去
了
，
一
邊
刻
苦

學
習
，
一
邊
髒
累
活
搶
著
幹
。

父
親
每
週
回
家
一
次
，
每
次
總
是
充
滿
朝
氣
，
興
高
釆
烈
。
但
入
校
兩
個
月
後
，
父
親

心
裡
開
始
有
了
陰
影
。
他
發
現
學
校
是
專
門
用
來
逼
迫
人
交
待
歷
史
的
。
他
不
怕
，
因
為
自
己

1 

鎮
壓
反
革
命
運
動
，
指
毛
澤
東
清
除
政
權
敵
對
者
，
於
一
九
五
零
年
初
，
親
自
主
持
在
全
國
範
圍
內
進
行

清
查
和
鎮
壓
異
己
分
子
的
大
規
模
血
腥
運
動
。
鎮
壓
主
要
針
對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官
員
、
特
工
、
傳
統
會

黨
、
幫
派
、
土
匪
等
人
，
具
體
方
式
包
括
處
決
、
勞
改
、
送
監
等
。
中
共
採
取
戰
爭
方
式
，
按
照
人
口
比

例
，
夜
裡
抓
人
，
白
天
槍
斃
，
有
的
地
方
甚
至
展
開
殺
人
競
賽
。
一
九
五
四
年
一
月
，
公
安
部
副
部
長
徐

子
榮
的
報
告
稱
：
在
一
九
五
一
年
至
一
九
五
三
年
間
，
全
國
共
逮
捕
二
百
六
十
二
萬
餘
人
，
其
中
處
決

七
十
一
萬
二
千
人
、
關
押
一
百
二
十
九
萬
餘
人
、
管
制
一
百
二
十
萬
餘
人
。



29

的
歷
史
清
白
。
但
校
方
利
用
﹁
批
評
與
自
我
批
評
﹂
的
武
器
和
﹁
小
組
幫
助
﹂
的
名
義
，
用
集

體
的
力
量
強
迫
每
個
人
交
待
，
並
且
毫
無
根
據
地
否
認
別
人
的
誠
實
，
肆
意
地
侮
辱
人
格
。
父

親
說
到
自
己
過
去
半
生
清
廉
自
守
時
，
小
組
人
說
他
不
老
實
。
不
老
實
就
有
問
題
，
有
問
題
就

應
當
再
追
逼
。
父
親
對
這
種
做
法
很
反
感
：
﹁
我
的
歷
史
，
你
怎
麼
知
道
，
憑
什
麼
說
我
不
老

實
？
﹂後

來
，
父
親
想
明
白
了
：
原
來
鐵
路
局
不
肯
保
送
父
親
去
，
是
因
為
他
們
早
就
通
過
辦
學

習
班
的
方
式
，
令
父
親
﹁
徹
底
的
毫
無
保
留
的
交
待
﹂
，
對
他
瞭
若
指
掌
了
。
父
親
自
己
交
待

的
歷
史
，
竟
然
成
了
自
己
的
罪
證
。

鐵
路
還
沒
通
車
。
無
事
可
幹
，
全
體
職
工
上
午
上
班
，
下
午
在
家
避
暑
。

父
親
應
重
慶
大
學
之
聘
，
委
任
學
校
鐵
道
運
輸
系
教
授
，
每
週
上
兩
節
課
。
父
親
每
日
下

午
照
常
去
辦
公
室
，
閱
讀
鐵
路
運
輸
理
論
書
藉
，
在
業
務
上
充
實
提
高
自
己
，
為
學
生
備
課
。

此
時
，
我
唸
完
四
年
級
上
期
，
數
學
不
及
格
。
父
親
每
天
下
午
帶
我
去
他
上
班
的
地
方
，

為
我
輔
導
數
學
。
我
的
那
個
暑
假
被
父
親
沒
收
了
一
半
。
但
我
從
此
對
數
學
產
生
了
興
趣
，
成

為
我
最
好
的
一
門
功
課
。
除
了
學
習
外
，
我
還
喜
歡
畫
美
女
。

我
在
九
歲
時
當
上
了
學
生
會
文
娛
部
長
。
做
了
大
官
，
也
不
影
響
我
的
自
由
和
快
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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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親
的
戰
爭

一
九
五
一
年
一
月
八
日
清
晨
，
我
和
父
親
一
起
離
家
。
分
手
前
，
我
向
他
要
一
角
錢
，
放

學
後
去
紅
星
電
影
院
看
蘇
聯
影
片
︽
他
們
有
祖
國
︾
。
前
天
是
我
的
十
歲
生
日
，
借
此
優
待
一

下
我
自
己
。
走
出
電
影
院
後
，
我
仍
然
感
動
不
已
，
為
那
些
回
到
祖
國
懷
抱
的
孩
子
，
為
蘇
聯

政
府
不
懈
的
努
力
。

回
到
家
，
天
已
黑
。
四
個
弟
弟
都
睡
著
了
。
母
親
雙
手
扶
著
床
頭
，
臉
埋
在
手
裡
。
父
親

的
生
活
極
其
規
律
，
按
時
上
班
，
準
時
歸
家
，
從
不
晚
上
出
門
。
為
什
麼
今
晚
不
在
家
？
我
奇

怪
地
問
︰
﹁
媽
咪
，
爹
爹
呢
？
﹂
母
親
抬
起
淚
臉
，
沒
講
話
，
只
遞
給
我
一
張
字
條
。

紙
條
是
父
親
單
位
的
人
帶
來
的
，
上
面
是
父
親
的
留
言
。
請
母
親
把
他
的
日
用
必
需
品
交

給
來
人
，
並
查
收
帶
回
的
懷
錶
和
皮
鞋
。
﹁
組
織
上
為
了
弄
清
我
過
去
的
歷
史
，
暫
時
不
讓
我

回
家
。
你
不
要
耽
心
，
弄
清
楚
我
的
過
去
，
就
能
更
好
地
信
用
我
，
這
是
好
事
。
﹂

父
親
此
次
是
在
軍
管
會
學
習
班
交
代
歷
史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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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路
局
私
設
監
獄
，
禁
閉
父
親
一
年
零
七
個
月
。

我
們
每
天
都
盼
望
父
親
歸
來
。
但
過
了
一
個
春
節
，
父
親
還
沒
消
息
。
母
親
沉
默
寡
言
，

很
少
在
我
們
面
前
提
及
父
親
，
她
希
望
我
們
過
正
常
的
生
活
。
但
是
對
於
她
自
己
，
一
個
長
期

受
丈
夫
保
護
的
女
人
，
我
們
五
個
嗷
嗷
待
哺
的
弱
小
生
命
，
在
她
的
羽
翼
下
生
活
。

春
天
時
，
大
弟
興
國
開
始
上
學
了
。
我
倆
每
天
背
著
書
包
一
起
去
一
起
回
。

鐵
路
局
把
父
親
拘
禁
以
後
，
既
不
通
知
家
屬
他
在
哪
裡
，
也
不
解
釋
為
什
麼
關
押
，
更
談

不
上
何
時
家
屬
可
以
探
視
。
無
來
自
父
親
的
片
言
隻
語
。
他
好
像
已
被
人
從
地
球
上
抹
掉
。
更

要
命
的
是
，
起
初
鐵
路
局
說
是
帶
薪
學
習
，
沒
多
久
竟
藉
口
鐵
路
局
入
不
敷
出
、
經
濟
困
難
而

停
發
了
工
資
，
我
們
一
家
六
口
要
斷
飯
了
。

亨
中
舅
舅
從
上
海
寄
來
了
一
些
錢
和
一
些
舊
衣
服
，
還
有
一
架
﹁
蝴
蝶
牌
﹂
縫
紉
機
。

這
架
縫
紉
機
是
我
的
乾
爹
葉
宏
材
送
的
，
他
希
望
母
親
自
力
更
生
，
靠
別
人
接
濟
不
是
長
久
之

計
。

屋
漏
偏
逢
連
夜
雨
。
兩
個
月
後
的
一
天
清
晨
，
母
親
的
雙
手
突
然
不
能
動
彈
了
，
手
指
和

腕
關
節
不
能
彎
曲
。
母
親
病
急
亂
投
醫
，
吃
了
藥
，
不
管
用
。
一
個
鐵
路
人
員
家
屬
建
議
母
親

試
試
西
德
出
的
﹁
亞
陀
方
﹂
。
吃
了
兩
瓶
藥
，
母
親
康
復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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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親
康
復
了
，
四
弟
卻
生
病
了
。
醫
生
查
出
患
的
是
小
兒
疳
積
病
。
三
天
兩
頭
進
城
抓

藥
，
兩
個
月
後
才
康
復
。
父
親
送
給
母
親
三
大
禮
物
：
鑽
戒
、
海
復
絨
大
衣
、
浪
琴
手
錶
。
海

復
絨
大
衣
早
已
賣
掉
，
這
次
連
鑽
戒
也
賣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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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主
席
在
看
著
妳

終
於
有
父
親
的
消
息
了
。

父
親
失
蹤
後
，
學
校
似
乎
不
知
道
。
我
的
日
子
過
得
快
活
，
直
到
一
九
五
一
年
秋
天
。

這
天
下
午
，
正
在
上
課
。
我
被
三
男
一
女
叫
到
隊
部
。
巨
大
的
毛
主
席
油
畫
像
占
了
整
整

一
堵
牆
壁
，
一
幅
少
年
兒
童
隊
隊
旗
掛
在
另
一
堵
牆
上
。
這
三
男
一
女
都
很
年
輕
，
穿
著
一
樣

的
深
藏
藍
嗶
嘰
鐵
路
制
服
，
女
的
頭
髮
有
點
自
然
卷
。

﹁
自
然
卷
﹂
和
顏
悅
色
地
同
我
說
話
，
引
誘
我
說
出
他
們
想
要
的
話
。

她
問
︰
﹁
妳
是
不
是
少
兒
隊
員
呀
？
﹂

我
答
：
﹁
是
的
，
是
學
校
第
一
批
宣
誓
入
隊
的
。
﹂

她
問
︰
﹁
妳
想
不
想
做
個
好
隊
員
呀
？
﹂

我
答
：
﹁
是
的
，
我
天
天
戴
紅
領
巾
，
從
來
不
忘
記
。
﹂

她
指
著
毛
主
席
的
像
又
問
︰
﹁
妳
熱
不
熱
愛
毛
主
席
呀
？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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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還
用
問
，
我
心
裡
對
毛
主
席
熱
愛
尊
敬
得
要
命
。

﹁
很
好
！
﹂
她
誇
獎
我
。
接
著
︰
﹁
妳
願
不
願
意
聽
毛
主
席
的
話
，
做
毛
主
席
的
好
孩
子

呢
？
﹂當

然
，
我
天
天
都
想
。

她
話
鋒
一
轉
，
問
︰
﹁
想
不
想
妳
的
爸
爸
？
﹂

我
答
：
﹁
我
想
。
﹂

﹁
妳
知
道
妳
爸
爸
現
在
在
哪
裡
嗎
？
﹂

我
心
情
黯
淡
下
來
：
﹁
不
知
道
。
﹂

﹁
妳
知
道
妳
爸
爸
為
什
麼
不
能
回
家
嗎
？
﹂

我
不
知
道
。
想
起
爹
爹
這
麼
久
沒
回
家
，
我
有
點
想
哭
了
。

她
把
身
子
朝
前
傾
，
離
我
更
近
，
眼
睛
盯
著
我
的
眼
睛
說
︰
﹁
妳
的
爸
爸
貪
污
了
。
﹂

貪
污
？
我
望
望
坐
在
一
旁
的
另
外
三
個
男
人
，
他
們
的
表
情
是
肯
定
的
。
說
不
出
為
什

麼
，
我
的
眼
淚
開
始
湧
出
來
。

一
個
男
的
說
︰
﹁
妳
爸
爸
的
貪
污
罪
行
很
嚴
重
，
他
貪
污
了
公
家
的
銀
元
。
妳
看
見
過
沒

有
？
﹂我

既
不
能
相
信
父
親
貪
污
，
也
不
能
相
信
他
們
是
在
撒
謊
。
對
大
人
，
特
別
是
陌
生
的
大

人
，
我
有
一
種
本
能
的
畏
懼
，
從
來
如
此
。
我
一
臉
茫
然
，
不
知
回
答
什
麼
好
。
此
時
，
我
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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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起
來
。

那
個
男
的
接
著
講
︰
﹁
妳
爸
爸
貪
污
的
銀
元
很
多
很
多
，
是
一
個
大
箱
子
裝
的
。
﹂

我
儘
量
把
眼
淚
眨
回
去
，
輕
輕
地
問
︰
﹁
大
箱
子
有
多
大
？
﹂

﹁
有
飯
桌
子
那
麼
大
。
﹂
他
答
。

﹁
像
我
屋
頭
的
那
個
飯
桌
呀
？
﹂

﹁
噢
。
﹂
他
點
頭
。

我
家
那
張
桌
子
很
大
，
可
以
坐
八
個
人
吃
飯
，
這
麼
大
的
箱
子
，
我
可
從
來
沒
見
過
。
父

親
去
美
國
的
那
兩
口
鐵
皮
箱
子
，
上
面
嵌
著
他
中
、
英
文
名
字
的
名
片
，
還
用
油
漆
寫
地
址
在

箱
面
上
，
比
桌
子
小
得
多
，
而
且
裡
面
全
是
衣
物
，
我
最
愛
看
稀
奇
，
早
就
透
底
翻
過
了
。

﹁
自
然
卷
﹂
發
問
︰
﹁
妳
見
過
那
個
箱
子
嗎
？
﹂

我
搖
搖
頭
︰
﹁
沒
有
。
﹂

﹁
沒
有
？
﹂
一
個
男
的
鼓
大
眼
睛
瞪
著
我
，
我
覺
得
害
怕
。
我
不
願
意
別
人
說
我
撒
謊

不
相
信
我
，
不
願
意
別
人
說
我
不
是
好
孩
子
，
更
不
願
意
別
人
說
我
不
願
意
當
毛
主
席
的
好
學

生
。
我
非
常
想
給
他
們
最
好
的
答
案
，
使
他
們
高
興
滿
意
，
就
像
課
堂
上
回
答
老
師
的
問
題
，

我
極
力
想
拿
好
分
數
，
自
己
也
得
意
。
但
是
這
麼
大
的
箱
子
，
我
真
的
沒
見
過
。

見
我
哭
泣
，
﹁
自
然
卷
﹂
和
氣
地
問
我
︰
﹁
妳
想
不
想
妳
的
爸
爸
回
家
？
﹂

我
使
勁
點
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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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說
︰
﹁
妳
爸
爸
很
不
老
實
。
他
不
肯
交
待
自
己
的
貪
污
罪
行
，
所
以
還
不
准
他
回
家
。

現
在
妳
可
以
幫
他
的
忙
，
﹂
她
頓
了
一
頓
，
接
著
說
︰
﹁
如
果
妳
幫
爸
爸
把
問
題
說
清
楚
，
就

等
於
是
他
自
己
坦
白
交
待
了
。
那
麼
，
我
們
現
在
就
帶
妳
一
起
去
看
妳
的
爸
爸
。
妳
爸
爸
揹
起

鋪
蓋
卷
，
牽
著
妳
的
手
，
馬
上
跟
妳
一
路
回
家
。
﹂

經
她
如
此
形
象
地
描
繪
，
我
的
腦
海
裡
已
出
現
一
幅
和
爹
爹
手
牽
手
回
家
的
圖
畫
了
。
我

多
麼
想
念
他
呀
。

我
抬
起
淚
眼
望
著
她
，
心
想
：
﹁
我
可
以
幫
爹
爹
的
忙
？
﹂

﹁
怎
麼
樣
？
現
在
就
看
妳
了
，
只
有
妳
才
能
幫
助
妳
的
爸
爸
。
﹂

女
人
的
聲
音
，
使
我
返
回
到
隊
部
辦
公
室
，
想
起
了
他
們
提
到
的
一
大
箱
銀
元
。

我
無
可
奈
何
地
回
答
︰
﹁
我
不
曉
得
。
﹂

一
個
男
的
說
︰
﹁
妳
看
，
毛
主
席
在
看
著
妳
，
妳
應
當
誠
實
。
﹂

我
看
了
一
眼
毛
主
席
慈
祥
的
笑
臉
，
心
裡
難
過
極
了
。
我
說
︰
﹁
我
真
的
不
曉
得
。
﹂

另
一
個
男
的
叫
我
再
好
好
地
想
一
想
。

不
知
道
就
是
不
知
道
，
再
好
好
地
想
一
想
還
是
不
知
道
。
我
不
明
白
他
們
說
的
誠
實
是
什

麼
意
思
。

他
們
冷
冷
地
等
著
我
，
好
像
剛
才
我
在
撒
謊
，
現
在
要
我
講
真
話
。
我
委
曲
極
了
，
哭
出

聲
來
。
我
覺
得
我
像
個
做
了
壞
事
的
小
犯
人
，
正
在
受
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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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課
鈴
響
了
。

我
用
滿
含
淚
水
的
眼
睛
，
哀
求
他
們
開
恩
放
我
走
。
這
樣
我
就
可
以
混
進
湧
出
教
室
的
同

學
，
和
他
們
一
起
在
操
場
集
合
，
再
一
隊
一
隊
走
出
校
門
，
誰
也
看
不
到
剛
才
在
隊
部
發
生
的

那
一
幕
，
誰
也
不
知
道
我
哭
過
。
但
是
，
他
們
完
全
沒
這
個
意
思
。
他
們
似
乎
故
意
要
拖
到
這

一
刻
。我

坐
的
位
置
，
左
面
是
毛
主
席
的
巨
幅
畫
像
，
右
面
是
窗
戶
。
操
場
上
的
同
學
、
老
師

們
，
透
過
窗
戶
，
一
眼
就
能
看
清
我
。
我
不
願
意
他
們
看
到
這
個
唱
歌
大
王
、
跳
舞
大
王
在
受

審
，
在
哭
泣
，
在
出
醜
。

我
把
頭
埋
得
很
低
很
低
，
恨
不
得
蹲
在
地
上
。

﹁
自
然
卷
﹂
打
破
冷
場
說
︰
﹁
妳
看
，
這
麼
多
同
學
看
著
妳
。
﹂
她
也
注
意
到
這
點
，

﹁
妳
應
當
做
個
好
榜
樣
。
﹂

一
個
男
的
接
著
說
︰
﹁
妳
還
說
要
當
毛
主
席
的
好
兒
童
隊
員
，
連
這
麼
一
件
事
都
不
承

認
。
﹂我

低
頭
飲
泣
。
他
們
一
言
不
發
，
看
我
哭
。
操
場
上
的
同
學
開
始
一
隊
一
隊
往
外
走
。
外

面
的
人
走
沒
了
，
這
幾
個
人
相
互
咬
了
幾
句
耳
朵
。

﹁
自
然
卷
﹂
開
口
說
︰
﹁
現
在
時
間
不
早
了
，
妳
回
家
仔
細
回
憶
回
憶
，
明
天
我
們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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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。
﹂出

了
隊
部
，
我
坐
在
操
場
的
花
圃
旁
等
一
會
才
走
，
現
在
出
去
還
可
能
碰
到
同
學
。

弟
弟
興
國
跟
著
隊
伍
出
去
了
又
折
回
來
，
他
坐
在
旁
邊
等
我
。
我
倆
一
路
沉
默
地
走
回

家
。

回
到
家
，
我
才
知
道
，
上
午
已
有
六
個
人
到
家
裡
逼
母
親
交
待
了
。

﹁
怪
不
得
那
個
男
的
曉
得
我
家
的
桌
子
有
好
大
。
﹂
我
想
。

母
親
說
：
﹁
他
們
說
齊
尊
周
貪
污
的
銀
元
是
交
給
我
的
。
真
滑
稽
，
我
這
輩
子
不
要
說

有
，
就
是
看
也
沒
看
到
過
這
麼
大
一
箱
子
的
銀
元
。
﹂

在
廚
房
裡
，
母
親
指
著
我
對
謝
媽
媽
說
︰
﹁
妳
看
看
，
這
些
人
有
沒
道
理
，
連
十
歲
的
小

孩
都
不
放
過
。
﹂

謝
媽
媽
住
我
家
隔
壁
，
兩
家
人
在
一
個
廚
房
做
飯
。
她
對
母
親
很
好
，
我
看
見
她
倆
常
常

有
說
有
笑
的
。
她
的
孩
子
謝
文
、
謝
武
也
是
我
們
的
好
朋
友
。

第
二
天
下
午
，
這
三
男
一
女
繼
續
引
誘
我
說
出
他
們
想
要
的
話
。

我
哭
，
我
說
不
知
道
。

他
們
交
給
我
一
個
新
任
務
︰
﹁
妳
的
媽
媽
態
度
很
頑
固
狡
滑
，
妳
回
去
要
好
好
幫
助
她
，



39

這
樣
對
抗
下
去
，
會
影
響
妳
爸
爸
。
﹂

我
已
昏
頭
昏
腦
，
弄
不
清
是
他
們
對
，
還
是
母
親
對
了
。
回
到
家
，
我
對
母
親
說
︰
﹁
媽

咪
，
妳
就
坦
白
交
待
，
不
要
再
頑
抗
了
吧
。
﹂

母
親
生
氣
地
反
問
︰
﹁
每
天
早
上
六
個
人
來
逼
我
還
不
夠
，
妳
也
來
逼
我
了
。
沒
有
的

事
，
我
怎
麼
交
待
啊
？
﹂

半
夜
，
我
看
見
母
親
把
衣
櫃
打
開
，
鬼
鬼
祟
祟
地
轉
過
臉
看
看
有
沒
人
，
慌
慌
張
張
地
把

銀
元
拚
命
往
裡
塞
。
第
二
天
清
早
，
我
迷
糊
了
，
弄
不
清
是
真
有
其
事
還
是
夢
中
所
見
。
趁
媽

媽
不
在
，
我
上
下
左
右
搜
查
櫃
子
，
什
麼
也
沒
搜
查
到
。
晚
上
我
惡
夢
連
連
，
白
天
我
頭
痛
欲

裂
。

兩
週
的
引
誘
之
後
，
我
的
神
經
臨
近
崩
潰
。
我
願
意
做
任
何
他
們
要
我
做
的
事
情
，
只
要

他
們
放
過
我
，
不
要
再
來
。

他
們
給
了
我
機
會
。

那
個
裝
銀
元
的
箱
子
越
說
越
小
，
從
大
方
桌
那
麼
大
說
到
大
箱
子
，
從
大
箱
子
說
到
小
箱

子
，
從
小
箱
子
說
到
肥
皂
箱
那
麼
大
。

提
起
肥
皂
箱
，
有
了
。
父
親
過
去
的
鐵
路
老
同
事
張
春
元
，
那
時
在
什
麼
油
脂
公
司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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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，
父
親
託
他
買
過
一
箱
黑
貓
肥
皂
送
到
辦
公
室
，
工
友
老
許
把
它
送
到
我
家
裡
。
我
知
道
那

是
一
木
箱
肥
皂
，
每
塊
肥
皂
上
面
包
有
一
層
印
有
黑
貓
商
標
的
薄
紙
，
我
替
母
親
拿
過
。
管
不

到
那
麼
多
，
他
們
要
我
﹁
誠
實
﹂
。

我
說
︰
﹁
是
的
，
有
這
回
事
，
肥
皂
箱
子
裡
面
裝
滿
了
銀
元
，
是
老
許
送
到
我
家
的
。
﹂

這
幫
人
喜
出
望
外
，
苦
戰
終
於
有
了
成
果
。
他
們
要
我
把
這
件
事
寫
下
來
，
對
我
講
話
客

氣
了
不
少
，
我
感
到
舒
暢
。

我
拿
起
筆
像
寫
作
文
，
﹁
…
…
老
許
把
一
肥
皂
箱
銀
元
送
到
我
家
時
，
滿
頭
大
汗
，
媽
媽

叫
我
打
盆
水
給
他
洗
臉
，
還
給
他
倒
了
一
杯
冷
開
水
…
…
﹂

他
們
看
了
一
遍
，
叫
我
寫
上
名
字
和
日
期
。

最
後
，
﹁
自
然
卷
﹂
說
︰
﹁
妳
在
上
面
蓋
個
指
紋
。
﹂

我
惶
恐
地
望
著
她
，
不
明
白
她
講
的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
她
帶
我
到
教
師
的
大
辦
公
室
裡
，
多
數
教
師
還
沒
下
班
。
﹁
自
然
卷
﹂
一
隻
手
託
著
借
來

的
印
泥
，
另
一
隻
手
捉
住
我
右
手
的
大
拇
指
，
當
著
眾
人
的
面
蘸
一
下
印
泥
，
在
我
寫
的
紙
上

摁
下
去
。

他
們
拿
著
那
張
紙
，
臉
上
露
出
笑
容
，
開
心
地
走
了
。
他
們
忘
記
了
他
們
的
許
諾―

―

帶

我
去
見
我
的
父
親
，
然
後
一
起
回
家
。

從
此
，
他
們
放
我
過
關
，
每
天
下
午
我
不
必
再
提
心
吊
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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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好
了
。
但
他
們
加
劇
了
對
母
親
的
逼
迫
。

六
個
人
輪
番
咒
罵
：
﹁
狡
猾
的
狐
狸
精
﹂
、
﹁
陰
險
的
女
人
﹂
、
﹁
收
了
銀
元
不
肯

吐
﹂
、
﹁
拒
不
坦
白
，
死
路
一
條
﹂
、
﹁
想
想
妳
的
五
個
娃
兒
，
捨
不
捨
得
丟
下
他
們
﹂
、

﹁
妳
的
女
兒
齊
家
貞
都
檢
舉
你
了
，
妳
還
在
抗
拒
﹂
。

最
後
，
他
們
甚
至
說
︰
﹁
齊
尊
周
都
坦
白
了
，
妳
還
包
庇
。
搞
得
不
好
，
他
放
出
來
，
妳

又
進
去
了
。
﹂

母
親
神
情
安
詳
，
回
答
始
終
如
一
︰
﹁
黨
的
政
策
是
實
事
求
是
。
沒
有
的
事
，
我
不
能
亂

說
。
齊
家
貞
檢
舉
也
好
，
齊
尊
周
坦
白
也
好
，
那
是
他
們
的
事
。
我
確
實
不
知
道
。
﹂

母
親
沒
責
備
我
無
中
生
有
寫
檢
舉
，
甚
至
沒
對
我
提
及
。


